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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的是一个 40 岁模样的女
人。

乔莉将礼物与名片一起递了上
去，庄老师看了看名片：“是乔莉啊，
快请进。呀，这是什么？”

“一部新款手机，”乔莉说，“我同
事的弟弟，也就是您的学生托我送来
的。”

“这太贵重了。”
“他负责这块业务，也没有什么，

一点小心意。”
庄老师显然很感动，愣了两秒

钟，才起身给乔莉倒水。
“叮！”乔莉的手机响了一下，她

冷冷地看了一眼，果然是方卫军，还
是：你在哪？乔莉对庄老师笑了笑：

“不好意思，我回个信息。”说完，她回
了一条短信：我在石家庄第五中学庄
红老师家。

手机平静了，再无回音，乔莉不
免有些快感。两个人正有一搭没一搭
地闲聊着，突然，庄老师把头一侧，仔
细听了听，说：“我爱人回来了。”

“您能听得出来？”
乔莉惊讶地问。

“老夫老妻了，”庄
老师说，“在这套房子又
住了 10 年，他回来我一
听就听出来了。”

庄老师打开门，方
卫军一脚踏进来，便看见
坐在沙发上的乔莉，方卫
军的身体轻轻晃了一下，
脸一下子白了。

“方总工？！”乔莉站
起身，用吃惊的语气说，

“这是您的家啊？哎呀，真
没有想到。”

庄老师看了她一眼，笑道：“是啊
是啊，他是我爱人，晶通的总工。”

“乔小姐，你怎么会在我家？”方
卫军的语气里有几分不耐烦。

“我的一个同事的弟弟是庄老师
以前的学生，”乔莉指了指手机，“托
我送点东西。”

方卫军明白过来，这个年轻姑
娘，温婉的五官看不出一点凌厉，干
的事情却是毫不留情。

“方总工，既然您和庄老师是一
家人，我以后有机会到石家庄，就上
来多坐坐。今天很晚了，不打扰两位
了，”乔莉微微一笑，伸出手，“我就先
告辞了。”

庄老师和乔莉热情地握了一下
手，方卫军也和乔莉握了一下，却是
又冷又潮，乔莉又是一笑，走出了方
家的大门。

“瑞恩那边的情况你了解多少？”
何乘风问陆帆。

“瑞恩负责晶通电子的顾海涛虽
然年龄不大，工作时间却很长，手段
灵活，经验丰富，是从底层一步一步
做上来的。瑞恩对晶通电子的重视比

不上 SK，他们觉得全盘拿下 7个亿的
单子不大可能，但是顾海涛本人比较
积极，他现在和石家庄一家小代理商
关系非常紧密，欧总那边的消息说，
这家代理公司是于志德的情妇开的。
我们一直在跟进两条线，现在看来，
瑞恩由于资源有限，把赌注都放在于
志德身上了。”

“瑞恩现在还缺少有政府关系的
销售，”何乘风说，“他们找过周祥，但
是如果周祥去了，对顾海涛就是个威
胁，依我看，可以利用这两点和顾海
涛谈一谈。”

陆帆想了想：“你是说阻止周祥
去瑞恩，同时答应顾海涛，分给他部
分晶通业务，比如以后的实施部分，
然后联合他的力量，一起来打晶通？”

“这几年SK的经营情况良好，内
部的管理团队也十分稳定，汪洋在晶
通这个项目上，肯定会投入大量的人
力物力，付国涛的性格非常强，也老
于城府，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弱点，”何
乘风沉吟着，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汇

去形容这个缺点，“嗯，
我也曾经有过这个缺
点，我们不中国化。现在
我们和 SK、瑞恩是三家
竞争的关系，汪洋与付
国涛会投入人力物力，
做市场活动，打政府关
系，甚至会给个人好处，
但是他们不会与瑞恩联
合。”

陆帆说：“与瑞恩
联手确实可以获得更多
的信息，一旦晶通局势
明朗，我们先排掉 SK，

再对付瑞恩就容易多了。”
何乘风微微一笑：“一方面利用

顾海涛想在瑞恩做大的愿望，与他结
盟，我们可以确保他两点：第一，阻止
周祥离职；第二，将来如果打下晶通，
可以分流给他部分业务。另一方面，
我们要尽快让周祥与SK建立关系，把
我们想告诉他们的消息传递过去。”

“顾海涛那边我想办法，”陆帆想
了想，“SK会不会挖周祥过去？”

“他们现在有薄小宁，不会让他过去，
何况让他留在赛思，比去SK更有价值。”

晚饭很顺利，几位政府官员与何
乘风都言谈甚欢。

酒后，一行人又来到 KTV 房唱
歌。在乱哄哄的歌声、笑声、鼓掌与叫
好声中，陆帆不知不觉闭上了眼睛，
四周突然一片沉静，既黑又深远。这
时，有人拉了拉他，他猛然想到自己
在卡拉 OK，还在工作，打了个冷战，
猛地睁开眼。

拉他的是方卫军：“陆总，你还
好？”

“方总工，”陆帆笑了
笑，“我没事，可能最近太忙
了，有点累。”

约摸十来分钟后，葛达裕高大肥
胖的身影才出现在会议室门口，他带
着两个随从，大剌剌地走进来，跟马守
节打个招呼，回头又看似随意地跟曾
荃握握手：“久仰久仰，咱们跟曾老板
是不打不相识，生意场山不转水转，没
准儿哪天大家还会在一口锅里吃饭
呢。”

看到我在座，他似乎愣了一下：
“哈哈，想不到杨兄弟也投奔到了华驰
门下，好，好，好噢！”

“我也就是一游方和尚，跟着你
们这些地产大佬开开眼界、长长见识，
嘿嘿。”我也似笑非笑地应付着。

见双方来宾坐定，马守节开腔
道：“这次我请诸位老总来，是受市里
委托，协调解决奥驰中心的归属纠纷
问题。”他扫了一眼曾荃和葛达裕，接
着说：“我们经过反复研究，鉴于这个
项目不能再拖延，否则会影响正常竣
工运营，建议你们两家能联合开发，具
体股权比例你们最好协商解决，五五
也好，四六也好，政府一概不干涉。如
果能达成合作协议，我
召集相关国土、规划和
建设部门现场办公，以
最快的速度办好各种许
可证，尽早开工。”

曾荃和葛达裕彼
此看了看，一时都没吭
气。马副市长见状，提
高嗓门说：“依我看，奥
驰中心这个项目合则两
利，分则两伤。与其大
家消耗能量，不如握手
言欢皆大欢喜。更何况
我不能等很久，耽误了
工期就不仅仅是一个项目的事情，我
这顶乌纱帽无所谓，上头还会有领导
受牵累。两位都是明白人，北京的建
设工程不是奥运会开完就没有了，此
处少挣别处可以多挣。我就把话说到
这儿，孰轻孰重你们回去自己掂量
吧。”

曾荃率先表态说：“华驰正在快
速发展，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合作，尤其
欢迎葛总这样的行内高手参与奥驰项
目，凭葛氏集团以往的经验，应该更方
便进入角色。这样吧，奥驰中心项目
我们可以转让40%股份。”

葛达裕也是老狐狸，朗声一笑，
说道：“我做任何项目都有一个原则，
就是要绝对控股。华驰有兴趣参股进
来我可以最大限度给予优厚条件，
51%的股份是我们的底线。听说曾总
摊子铺得大，资金有些吃紧，没关系，
只要方便周转，你们分批投入也行
哦。”

这时，李聪那小妮子发来短信：
偶在国贸商城邂逅你的杨泓妹妹啦，
要不要拖住她等你火线增援哈？

我赶紧三步并成二步跑到走廊，
拨通李聪的电话：“我是杨尘，什么个

情况？”
李聪说她某某品牌店挑双鞋，再

要付账时排在前面的女孩转过身来差
点撞上，仔细一看好巧的嘞，杨泓美眉
是也。

“人呢？让她接我电话！”我顾不
上那么多废话，直接命令说。李聪回
答说：“你猴急个啥，等一下啊。”

杨泓熟悉的清俐声音穿越听筒
传入耳膜：“喂，你还好吗？”我捂着手
机沉闷地怒吼：“好，很好，格老子还没
被你整崩溃就算不错了。”

她在那端呵呵娇笑：“还是这么
粗俗，对女孩子要温柔，何况我还是你
妹子呀。”

我恶狠狠地问：“你他妈的到底
在玩什么猫儿腻，就是选秀进宫也得
有个下落，托个太监带个小纸条儿什
么的也不是难事。你要傍着皇上也算
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别走
开，等我过来，二十分钟以内赶到。”

我正要挂机，杨泓在那边提高
嗓门嚷起来：“你别介，我马上要走

啊。以后有机会我会联
系你的，哥哥，天下好
女孩儿那么多，你也就
是喜欢惦记远处的那些
个。你眼里还是山那边
的风景好些，我走啦，
拜拜哦！”

我怔在原地，片刻
后电话再响起，李聪在
那头懊恼不已：“我拦
不住人家呀，她还带着
一彪形大汉作跟班，大包
小包地拎着可显摆啦，嘻
嘻，你可别心态失衡啊。”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她去
吧。”我收了线，怏怏然折回会议室。
这边厢的谈判显然陷入了僵局，大家
都在尴尬中沉默着。

看这架势得有人打一横炮才能
破局，于是我就清清嗓子开腔道：“大
家都想当甲方，按说谁都有条件，葛大
哥是奥驰项目的始作俑者，曾总接盘
后运作成奥运会新闻文化中心，谁当
老大都没得说，现在挤到一条巷子里
谁都转不开身，还不如大家各占
40%，政府也占一股拿下 20%，成立
个5人董事会定大政方针，余下的事
情委托个专业经营团队去搞定。”

马守节看看我，又左右转头瞥
一眼曾荃和葛达裕：“这倒是一个解
决问题的思路，怎么样，你们两位的
意见呢？如果认可我考虑让北宸集团
出资参股20%，明天就提交办公会议
讨论。”

曾荃长吁了口气，语态轻松地
说赞同这个提议。葛达裕想了想，对
马守节说：“如果市里倾向这样子解
决问题，我表示尊重，不过
葛氏集团也会召集董事会商
量一下，走一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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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反复教导他的弟子要“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语的含义是，自
己所不想要的，不要强加给别人，既是

“仁”的要素之一，也是一种推己及人
的恕道。孔子所说的“自己不想要
的”，当然不是指物质，富豪们不想要
的捷达轿车，官员们不想要的小两居，
送给穷人，谁曰不宜？孔子指的是“不
仁”的东西，比如专制、残暴、压迫、虐
待、猜忌、歧视，等等。然而我以为，此
类自己不想要的，当然不可强加于人，
但自己想要的，比如生活方式、兴趣爱
好、思想观念等，如果强加于人，同样
可能与他人或社会有害。这方面的例
子，可谓多矣。

不少做父母的，要把自己的兴趣
爱好、价值观念强加给孩子，从选择什
么专业，到将来从事什么职业，都要为
其设计蓝图，制定目标，让孩子按照自
己的意图努力奋斗。他们不顾孩子有
无兴趣，有无天赋，硬逼着孩子学这学
那……孩子若对强加于他的专业不感
兴趣，他们则软硬兼施，或是诱之以
利，或是施之以威。这些人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愿望当然是好的，而这种强
迫教育，也的确可以使有的孩子学有
所成，出人头地，但却也使有些孩子精
神与肉体饱受折磨而终无所成。有的
孩子却因被迫学习了不适合他的专

业，而埋没了更有发展前途的才能。
有的父母硬是把自己的择偶标准强加
于子女，对子女的婚恋横加干涉，结果
给子女的婚姻造成不幸。

有些人自己爱好什么，或觉得干
什么最有价值，便要劝说朋友仿效
之。自己爱好写作，便劝朋友也写作；
自己爱好绘画，便劝朋友也绘画；自己
炒股赚了钱，便劝朋友也炒股；自己经
商发了财，便劝朋友也经商……朋友
若不听其劝，不是说朋友胸无大志，便
是说朋友太傻。劝人像自己一样干这
干那，其动机也是好的，殊不知人不但
各有其趣，而且各有其志，你感兴趣的
事，别人未必感兴趣，你认为有价值的
东西，别人未必认为有价值。况且一
个人能走通的路，别人未必走得通，若
别人并无和自己一样的才能或运气，
却受其诱惑，盲目效仿，很可能是害了
别人。

有些人，特别是一些以自我为中
心的男女，爱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施加
于家庭成员，名之曰“改造”对方。有
些宗教信徒，不但劝家里人跟着他信
仰某教，见了朋友，也要滔滔不绝地宣
讲教义，劝其加入信徒的行列，有的人
甚至利用权力，强行要求民众信仰什
么、抵制什么……他们的意图似乎都
是为别人着想，是为别人好，但其结果

往往适得其反，有时甚至会给他人造
成精神上的负担或痛苦。作为一般百
姓，将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只是影响其
家人、亲友，范围毕竟有限，一些自以
为“造福于民”而一味蛮干，将荒唐决
策强加于民的官员，则要为害一方，而
为害的范围，与其权力大小成正比。

总而言之，每个人从小到大，几乎
都要被亲友、被权威人物，或是被社会
强加许多东西。

如果说以己之不欲，施之于人，是
不仁或不能推己及人，那么，以己之所

欲，施之于人，若是施错了对象，结果
也是一样。古人云：“人各有志，不能
强勉。”俗话说：“一个人一个活法。”己
之欲，未必是人之欲，若只是一厢情
愿，把自己喜欢而他人不想要的东西
强加于人，则是对他人的一种干涉或
侵犯。我们通常认为，只要礼貌周全，
就算是对他人的尊重，其实，这种尊
重，只是形式上，勿将己之所欲，施之
于人，不干涉别人的独立人格和精神
自由，尊重别人的意愿和选择，尊重别
人的活法，才是真正的尊重。

西流湖位于市区西部，
是郑州市大型人工风景区之
一。原系贾鲁河河谷，河道
南北狭长，弯弯曲曲，南起海
湾村，北至化工路，全长约 6
公里，总面积约1300亩，水面
积 800 余亩，平时水深 2 米，
汛期深达 6 米，容水量约 110
万立方米，两岸悬崖陡壁，杂
草丛生。1971年为解决郑州
市工业、人民生活用水，市
委、市政府动员全市人民投

入兴建引黄河水入郑工程，
在邙山修建提灌站经过三级
提灌，使黄河水自西北向东
南流入贾鲁河。加之原河的
水源——圣水峪水，基本解
决了郑州市生产、生活用水，
是郑州市生产、生活用水的
重要水源。

为丰富人民文化生活，
在此修建公园，增设了游览
设 施 ，辟 为 人 工 风 景 区 。
1972 年公园初具规模，定名
为“西流湖”。这里湖水清
澈，碧波荡漾，湖鱼游翔浅
底，杨柳倒垂两岸，湖东岸有
一个花圃，栽种名贵花卉，每
逢繁花盛开的季节，微风拂
面，送来阵阵幽香，使人心旷

神怡。湖畔还修建了古香古
色的八角亭，各具匠心的景
观楼、跳水台、游泳场等设
施，湖内还有大型机动油轮
两艘和划船40余只。游人泛
舟湖中，时有“山重水复疑无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昔日的臭水河，今朝鸟语花
香，郁郁葱葱，风景如画，秀
丽妖娆。看今朝，西流湖不
再是郑州市的“水缸”。展望
未来，随着郑州市加大投入，

绿化美化升级改造，西流湖
将更富于诗情画意，引人入
胜，不是西湖，胜似西湖，堪
与“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
湖媲美。

西流湖建成后，为加强
管理，市园林局在此设有西
流湖管理处，办公场所建在
北陈伍寨村西。为交通方
便，1971 年市政部门从电厂
路通向管理处修建了一条
路，从北陈伍寨大街通过，定
名为西流湖路，全长1060米，
宽 7 米，柏油路面。两侧均
系农田，属城乡接合部。随
着城市建设向外扩张，进入
2000 年后，两侧逐步变成楼
房林立的新颖居民区。

“瑞士 300 年的和平带
来了什么？钟表。”这是电影

“第三人”中的一句有名的台
词。当然，给瑞士带来的不
仅仅是钟表。被欧洲列强包
围中的这一片狭小的国土，
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品牌王
国。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盛极
一时的高级钟表品牌几乎全
部是瑞士品牌。还有世界最
大的食品公司雀巢，和为数

众多的医药、化学顶尖企
业，甚至瑞士银行、瑞士信
用集团（Credit Suisse）为代
表的金融机构，都在瑞士。
人口只有 730 万，但拥有这
些企业集团的瑞士，人均股
票时价总额为世界第一。同
时，瑞士治安良好，风光宜
人，是欧洲最受欢迎的宜居
城市。为什么身处山区资源
贫乏农业落后的小国家，在

各个欧洲强国的包围之中，
还能出现如此众多的大企
业，并以自己的品牌力量傲
视群雄呢？本书以瑞士企业
和瑞士强有力的“品牌论 ”
为切入点，为读者详细解读
品牌强国瑞士的秘密。

本书的作者是日本经济
新闻社的资深记者，住在瑞
士 3 年，德国两年，突破重
重壁垒，直接取材于众多的
瑞士企业和政府官员，为读
者详细报道了瑞士品牌的诞
生、发展壮大，直到瑞士品
牌的未来。

晨雾(水彩画) 悟以敏

尊重别人的选择
梅桑榆

古代那些做皇帝的哥们，
有些人确实是昏庸无能之
辈，可是，有的哥们身为皇
帝，却很有才华，如果不当
皇帝，这些哥们的才华肯定
能让他们在某些领域成为明
星。比如唐玄宗李隆基，原
本就是一个艺术家。《旧唐
书》中说李隆基“尤知音
律……仪范伟丽，有非常之
表”。也就是说，李隆基是一
个容貌英俊的艺术家，身材
高大，风流倜傥。其实，李

隆基在音乐方面确实是个行
家，他还勤于创作，著名的
乐曲《霓裳羽衣》就是李隆
基谱写出来的。这首乐曲旋
律舒畅而抒情，是难得的艺
术珍品。

李隆基为了能让自己谱
写的曲子更富有艺术感染力，
他还编导了和乐曲相得益彰
的舞蹈，在宫廷里组织那些美
女进行排练和演出，并让他心
爱的女人杨玉环做独舞演
员。由于李隆基谱写的曲子

和编导的舞蹈都很不错，杨玉
环的舞技也很高超，所以，演
出非常精彩。就凭这些作品，
给李隆基来一个艺术大师的
称号是当之无愧的，若是评职
称，李隆基至少能享受国家的
特殊津贴，即使授予他一个有
特殊贡献的艺术家称号，也是
众望所归。

如果李隆基不当皇帝，他
在艺术方面尽情发挥自己的
聪明才智，那么，成为一个艺
术界的大腕，不是什么难事。

可是，历史却让他做了皇
帝。

这真是一种天大的误会。
不过，历史总是多次重复

着这种误会。

大器是在一夜间成名的，一幅《空
山孤弈》竟卖出 8000 块的天价！数遍
小城的画家，有谁的画上过 3000？没
有。大器的身价呼一声上去了，小城
人凡是家里有点钱，手上有点权的，无
不以收藏一幅大器的画作为荣。

那天也真邪乎，那位顶着一头霜
发的老者，一进展厅，别的字画看也不
看，直奔展厅西北角，在最不起眼的角

落深处，挑中了
大器那幅《空山
孤弈》。他问文
联的工作人员老
余，谁是这幅画
的主人？ 老余
便把坐在门外台
阶上的大器指给
他。当时，大器

正抠脚指头。大器生有脚癣，每天脚
趾缝都要痒那么几回，痒起来钻心割
肺，得不时拿手指抠抠，然后抹点达柯
宁。大器刚把达柯宁涂上，在右边裤
子上擦指头，老余把老者领到大器面
前。老者在大器跟前蹲下来，鼻子和
大器的脚正好在一个水平线上，老者
拿手在鼻子那儿扇了几下，问大器，那
幅《空山孤弈》是你画的？大器把脚放

下，目光移到老者脸上。老者高个，清
瘦，神情洒脱，慈祥安宁，大器似乎在
哪儿见过。大器说，是我画的，怎么
了？老者说，开个价吧。大器的圆脸
先红后紫，激动得话也说不囫囵。我
的画有人买了？不是做梦吧。他暗暗
朝大腿上掐了一把，疼。这么说是真
的了？大器颤动着嘴唇，半天没说出
一句话。

大器8岁迷上画画，整个心思便都
放到画画上，学业自然好不了，勉强上
到高一，说啥也不上了，铺盖一卷背回
家里，挨了爸爸一顿痛揍，屁股肿了10
天没消。父亲摇摇头，哀叹一声，罢
了，罢了，随他去吧。

说是随他去，可还是求爷爷告奶
奶地托人，在化工厂给大器找了个看
大门的差使，一月500块。坐在门卫单

桌前，大器手里握着一支铅笔，
信手在材料纸上涂鸦。他画的
都是厂里的女工，刷刷几下人
就出来了，活灵活现，和真人毫
无二致。你画女人也行，画奶
画屁股也没什么不可，可大器
画上的女人统统不着寸缕，光
溜溜的。那天，有个叫张改娣
的女工到门卫上取信，大器正
画画，画的恰好是她。张改娣
是厂里最漂亮的姑娘，大器画
她也画得最多。张改娣从背后
看过去，小脸霎时就白了，裸
体，光身，一切纤毫毕现，连眼
角那个美人痣也跃然纸上。张
改娣一把把画抓在手里，哭着
去找厂长。

结果可想而知。画家画裸
体那是艺术，你大器画裸体便
是亵渎了！厂长脸一黑把他开
了。走出厂门时，大器还玩了
一次阿 Q，说这憋死人的破活
儿我还不想干呢！

大器没再找工作，待在家
里专心画画。老婆说，你个大
老爷们，手不缺，腿不残的，好

意思靠我那点工资过活？我今天把话
撂下，一个月内找不来工作，咱就一拍
两散，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
桥！小城里才有多少人？哪个不知道
大器迷恋画画，画起来没明没夜，无休
无止，这样的人能把工作干好，除非太
阳打西边出来！

一个月一过，老婆果真把婚离了。
其实，大器的画不赖，画什么像什

么，形像神似，可画就是卖不出去一
幅，每次画展，他的画都在最不起眼的
角落里挂着，不费点劲，还真找不到。

可今天，这个不知哪来的老者竟
要买他的画了，还让他开价。大器没
这个经历，也没经验可言，大器把拇指
蜷起放到脸前看，看了手掌又翻过去
看手背。老者以为，四根指头，一反一
正就是大器开出的价格，二话没说，让后面
跟着的小青年拿出8000块付与大器。

大器大红大紫起来了。大器的画
供不应求了。

三年后的又一次画展，大器的画
当仁不让挂在前厅迎门的地方，花红
柳绿的特别惹眼。老者又来了，站在
大器的画前，看了一阵，不觉大摇其
头，苦笑着问老余，那个大器呢？老余
带着他，穿过展区，进到后院一个单
间。大器半躺半坐歪在沙发上，屁股
没挪动半分。他早把老者忘了。大器
说，向我求画需要预订，三个月后才能
取。老者说，我不求画，我送画。说着
打开皮包，取出一卷纸递给大器，然后
扭头走了。

老者走后，大器把画打开，是那幅
《空山孤弈》。便很迷茫，对老余说，这
老头干啥呢，咋送我这样低档次的画
呢？老余凑近一看，说，这不是前年你
卖出去的那幅吗？大器反问老余：你
是不是弄错了，这样低档次的画会是
我的？老余指指题款说，你看看印章，
不是你大器的又是谁的？

那位老者是谁，没人知道。怎么
把买走的画又送了回来？还是没人知
道。

小村一角(水彩画) 段裘明

西流湖与西流湖路
朱永忠

《品牌王国瑞士的秘密》
黄 丹

李隆基与艺术
王吴军

大大 器器
李培俊


